台湾行（六）
二十四日早晨，乘台铁去台中。台中市商业比较发达，在台中逛了几家上场后，又在茶叶市场买了一点阿里上高山茶。购茶过程中，跟茶老板聊了许久。老板夫妻都是本地人，丈夫当年在金门当过兵，夫人是在眷村旁边的社区长大的，普通话讲得很标准。
第二天清早乘公交去鹿港小镇。我是从罗大佑的歌曲里第一次听到鹿港小镇这个地名的，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，当时台湾经济腾飞，被人们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。太平盛世里弥漫着邓丽君甜美的歌声。就在这个时候罗大佑出现了，他穿着黑衣戴着墨镜唱出了《鹿港小镇》，“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”，“家乡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失去他们拥有的”。歌曲中罗大佑表达了西方文明对本地文化的冲击，这也是太平盛世中的另类思考。作为罗大佑的歌迷，鹿港小镇这四个字因此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鹿港小镇位于台湾省彰化县，历史学家将清康熙廿三年，台湾设府，道光廿按年五口通商为止，前后一百五十余年称为台湾文化的“鹿港期”。这一期间鹿港是台湾的经济文化中心，其地位好比对岸的泉州，不仅地位相似，就连港口和市街设计都保有泉州的风味，加上大量的泉州移民，这里曾经被人们称为“小泉州”。后来随着鹿港的水深不再适合海运业的需要，这里逐渐衰落，正是这种经济上的衰落，让鹿港小镇保留了其原始的风貌，也让我们可以在古朴的小巷、传统的老店，和百年的寺庙里寻找那些古老的传说。可惜今天的鹿港再也不是那个“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”的鹿港，虽然没有高楼大厦，但只有在保护区内的小巷里才能避开霓虹灯的光芒，回到那个传说中的鹿港小镇。
鹿港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类店铺，一看就知道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。虽然陈旧，但是处处洋溢着怀旧的气氛。也有一些店铺是很大的，有些店铺具说在清代早期就开始经营了。街头的报纸匣子，也算是文物了，不过依然被市民使用着
狭窄的街巷，有条街上有一个半边井，也就是说，有家人把自己的井分一半到墙外，让邻居和路人饮用，这种行为体现了是台湾传统文化中，浓浓的人情味。这里说的台湾传统文化指早期的客家移民和来自闽南的人们的文化。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用坛子当窗户上的栅栏，或者栏杆，挺美观的，我在台北九分也见过。
路过一家糕点店，他们依然以自己百年前曾经获得的日本奖项为荣，并且他们还不隐讳地以天皇的年号来表示年份，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。

台湾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变数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人们对神明，特别是妈祖的崇拜。古代如此，近代如此，现代如此，未来也如此。天后宫是台湾数百座妈祖庙之首，建于1685年（清康熙二十四年）。鹿港妈祖庙前的“文官小轿，武官下马”碑，这是清代皇帝的旨意。妈祖庙的匾额也是御赐的，估计这里是当年政府拨钱修建或者维修的。请代历任台湾长官都是在这里祭奠过妈祖才上任的，可见宗教力量之大。
在鹿港很多人还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着。鹿港有一个台湾民族博物馆，原是企业家辜振甫的故宅，里面摆放的都是和民间文化有关的藏品，有古玩、古式家具、服装、乐器、陶器等等，应有尽有，充满着浓厚的地方色彩。在这个博物馆里我才知道“庆三元”中的三元是尧舜禹。而普度是烧东西给那些没有子孙的孤魂野鬼（台湾俗称好兄弟）（待续）
